
李芳说，还有一件事让她很是揪心，那就

是在殡仪馆躺了11年、至今尚未火化的3名

亲人遗体。

“听人说殡仪馆保管遗体这么多年，是要

收费的，但我们都是借钱治伤，实在没钱给。”

李芳说，好在蒙城县殡仪馆并没有向他们要

钱，但殡仪馆建议火化，可倔强的代春亮坚决

反对。

李芳说，为了这事，父亲代春亮还和殡仪

馆的工作人员吵了一架，事后她又私下跑去

给殡仪馆道歉，并请求见亲人一面。但殡仪

馆只说，只要家属同意火化，他们就让家属见

遗体，但是代春亮却坚定地说：“只要我活一

天，就要等凶手判刑，否则不能火化遗体！”

判决、上诉、喊冤、分崩离析，这场纠缠了

11年之久的惨案，何时才是终点？

记者获悉，7月31日上午，代克民的女儿

代金凤和律师来到省高院。31日中午，代金

凤告诉星报记者，省高院刑二庭一位刘法官

告诉她，大约20天之后，可能会有判决结果。

记者 曾梅 刘海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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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为等凶手判刑，3被害人遗体至今未火化
被害人家属：我亲眼看见了凶手就是他

采访中，对于嫌疑人代克民的家属，针
对两家关系一直很好的说法，被害人之一代
春亮告诉星报记者，他曾亲眼看到凶手是代
克民，案发前不久两家还打过官司，并被代
克民家人威胁过。

7月31日，记者获悉，省高院向代克民家
属给出答复，大约20天，会有判决结果。

死者家属

代春亮说，案发时，他试图用左手护头，两根手指因此被砍断。

7 月 30 日晚上，记者在受害者代春亮的

家中见到了当时被砍成重伤的代春亮和妻子

胡彩荣，以及幸免于难的小儿媳李芳。

11年前的这次灭门案，是代春亮一生挥不去

的噩梦。

短短一夜间，他失去了父亲、儿子和孙女。“整整四

辈人啊，孙女身上都是刀口，她还只是小孩子……”

他告诉记者，事发时是夏天。屋里太热，他就

把床搬到屋外的大路边睡觉，和他一起的还有妻

子胡彩荣，以及小孙女婷婷。在大约100米外，是

儿子代坤及其女儿代晶晶，和代坤爷爷代克俭，3

人是敞开门在屋里睡的。

次日凌晨2点多，沉睡中的代春亮突然感觉

头部一阵剧痛，他本能地用左手捂住头。等他抬

头一看，凶手正举起利器向他砍第二刀。这一刀

不仅把他头部砍出了近10厘米的豁口，还把他两

根手指砍断。而几米外，已经坐在床边的妻子也

被人用刀从头顶砍了下去。

一阵砍杀之后，凶手迅速离开。浑身是血的

胡彩荣，让婷婷赶紧去找邻居报警。

两个月后，代春亮醒来才知道，自己的老父

亲、儿子、大孙女已经死了，而妻子也受了重伤。

代春亮的小儿子代军和儿媳妇李芳晚上没回

来，因此躲过一劫。

李芳说，案发那晚是周六，原本每周六她都会

和在县城务工的丈夫孩子一起回农村的家。但碰

巧当晚，代军和朋友打牌，直到11点多才回来，于

是两人决定第二天再回去。

谁知没过几个小时，凌晨4点，她就接到电话

称，老家出事了。李芳回忆，2002年8月4日清晨

5点多，她和丈夫回到农村老家，当时看到代克民

像是刚洗过澡一样，头发还是湿的。李芳推测很

可能就是代克民干的。

后来，清醒过来的代春亮告诉小儿子夫妻，他

看到了凶手的样子。

“我亲眼看到是代克民砍的，就是代克民，换

成旁人没怨没仇，人家会杀我吗？”面对记者询问，

代春亮沉默了几秒后说，他还看到了另一个凶手，

就是此前两家发生矛盾时，替代克民前来恐吓自

己的李保春。

既然亲眼看见凶手，为何凶手四年后才被抓

捕？对此，代春亮告诉记者，他曾告诉警察他看到

凶手是代克民，但警察说证据不足，不能立即抓

他，只能先监视居住。但记者在亳州中院第一次

判决书上看到，2006年即案发四年后代克民被监

视居住。对此，李芳的解释是案发几个月后公安

已经怀疑代克民，并开始进行实质意义上的监视

居住，2006年是正式监视居住。

代春亮说，案发那年，父亲代克俭

68岁，儿子代坤27岁，大孙女代晶晶才

6岁。

如今，代春亮头上依然能看到两条

明显的长刀疤，摸上去还有很大的凹

陷，被砍掉的两根手指再也没能接上。

而妻子胡彩荣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变得

神志不清。

7月30日晚上，在代春亮的家里，

记者试图和胡彩荣打招呼说话，可不管

说什么，胡彩荣都只是笑着，口中发出

咿呀咿呀的声音，还伴随着双手甩动。

代春亮说，如果不提醒，妻子胡彩

荣甚至都不知道吃饭，还经常大小便

失禁。

李芳说，为了给公婆治伤，她和丈

夫一边照顾，一边四下借钱，治伤花去

的10多万元到现在也没还清。

案件发生后，代春亮一家曾多次找

到蒙城县公安局、亳州中院、省高院，得

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调查”。11年间，

尽管一次次失望，但代春亮却依然坚持

继续去问。他说，一夜之间失去3个至

亲，他必须要让凶手判刑。

回忆：小孙女身上都是刀口

伤者：亲眼看到行凶者是他
哭诉：必须要让凶手判刑

当提到作案动机时，李芳透露说，代克民

一家和自己家曾发生过很大的矛盾。

李芳说，2000年前后，代克民大哥的儿子

曾经趁代坤不在家，试图强奸代坤的妻子。

这让代坤和家人很是恼火，于是代坤一家将

代克民的这个侄子告上法庭。就此，两家关

系跌至冰点。

据李芳说，事后代克民的家人曾来到代

坤家，将代坤的妻子、母亲胡彩荣打了一

顿。于是，两家再次对簿公堂。这次，当地

法院判处打人者赔偿代坤母亲和妻子3000

元钱。

按照李芳的说法，这两件事之后，代克民

的亲戚李保春曾到代坤家进行恐吓。李芳

称，两场官司前后持续了大约 2年的时间。

直到2002年案发前，两家还曾出现过几次争

吵，甚至一度声称让其活不成。

对此，李芳和代春亮认为，代克民有足够

的作案动机。而对于代克民一家关于两家较

和睦的说法，代春亮只是连连摇头，“打了两

场官司，吵了这么多次，他就是要杀了我们全

家的啊！”

11年过去了，代春亮还能想起大儿

子的样子，最可惜的是，家里甚至没有

一张大儿子代坤的照片。事发时，大儿

媳在县城干活，事发后不久，改嫁了。

“如果不是那件事，现在大儿子也

38岁，正是事业有成的时候，可一夜之

间什么都没了。”代春亮说。

7月 30 日晚上 8点多，记者结束

采访，李芳坚持要送出门外，在走出

小巷的一段路上，她突然哭了。说案

发后，她的丈夫代军因为压力太大，

经常抑郁，还经常出去喝闷酒。“他喝

醉了我照顾他，这没什么，可我就担

心他万一想不开去找人家打架咋

办？”李芳说，这个家，再也禁不起哪

怕一丝的折腾了。

后来，李芳的小儿子长大了，听到

邻居说起，他也总会好奇地问妈妈。但

每到这时，李芳总会说：“大人的事小孩

子别问”，她还不忘私下叮嘱大女儿，不

要跟弟弟说起那晚看到的事情。李芳

说她不想让孩子的将来充满怨恨。

披露：
两家人打了两年官司

代春亮：
凶手不判刑坚决不火化

隐瞒：不想让孩子的将来充满怨恨


